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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之忧
甘建华

! ! ! !明年将迎来伟大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最近，著
名沪剧演员、长宁沪剧团团长陈
甦萍，编剧薛允璜等，来到抗日民
族英雄赵一曼的故乡四川宜宾，
相约与专程赶来的赵一曼唯一后
人、其孙女陈红见面，参观了赵一
曼纪念馆，瞻仰了赵一曼故居，还
与宜宾宣传、文化部门及有关单
位的领导、同行，围绕将赵一曼重
新搬上沪剧舞台，进行了融洽、热
烈的座谈。
笔者应邀同行，留下了一个

深深的印象：赵一曼短暂的一生
中，革命战斗事迹感人至深，题材
非常难得，对于纪念抗战、向人民
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
和爱国主义教育，极具价值。
然而，据我所知，在决定上赵

一曼剧目之前，陈甦萍做过一番
随机问询调查，虽然多数人支持
上这个戏，但也有一部分人，担心
会叫好不叫座，吃力不讨好。
这情况，重新勾起了我前往

瞻仰赵一曼故居时的心绪。阴天
多雨，山道弯弯，接近故居的一长
段路，泥泞颠簸，车辆难行，相比较

通往一些旅游景点的平整漂亮的
公路，这里的交通条件，显得原始
而寒酸。赵一曼故居正处于修复
工程后期，规模恢复如旧甚至稍有
超越，但在全国解放整整大半个世
纪后，那些新砌未干的墙壁，刚刚
油漆的门窗，让人感觉经历风雨
飘摇之后的修复有些姗姗来迟。
类似令人感叹的情形，在别

处也能遇到。譬
如，一些挂有“爱
国主义教育基
地”牌子的革命
遗址、纪念地，不
少门可罗雀。小学生的课本里，涉
及革命先烈的内容，比以往少了。
有一名语文老师，在书店里找不
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心情无
法释怀，到网上看到这些诗歌时，
禁不住泪流满面。某房地产开发
商造房子，竟然损坏了革命烈士
陵园的环境，政府不得不出面干
预……
叹息之余，我在想，生活丰富

多彩，社会五光十色，但是，那些
曾经支撑和激励我们民族从积
弱、苦难，走向幸福、强盛的伟大

信仰与献身精神，是我们继续奋
斗前行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动力，
是永远都不能丢失掉的；那些为
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抛头
颅、洒鲜血的先烈，是值得我们永
远纪念与敬仰的。当前，世界很不
太平，国际上政治斗争激烈复杂，
我国不断被卷入领土纠纷。我们
缅怀英雄，不忘国耻，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对于全
民族力量的凝
聚，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我还
在想，一个民族的

强盛与生生不息，离不开一种一以贯
之的民族精神，牢记革命先贤，传承
他们的信仰和崇高品德，
是一代代人的共同需要
与历史责任，这中间是容
不得出现衔接断层的。
行笔至此，我的耳畔，

回响起儿时熟悉的歌声：“翻过小
山冈，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
红领巾……”当年，老师带领同学
们排着长队，一边唱着歌，一边来
到烈士陵园扫墓的情形，清晰地
浮现在眼前。感谢母校从小给予

我们革命传统与烈士精神的熏
陶，我们受益终身。然而，沐浴、滋
养过我们心灵的东西，会不会在我
们后代人的心灵上留下印记呢？
这个问题很沉重、很现实。值

得宽慰的是，先贤们留给我们的
精神财富，毕竟多多少少地融入
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对他们的纪
念，应当承认，也已经成为一种
带有情感温度的文化。拿我们的
宜宾之行来说吧，由于行程紧
凑，参观赵一曼纪念馆和故居都
排在双休日。宜宾市委宣传部的
同志，赵一曼纪念馆、故居所在村
镇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放弃休息，
接洽、引路、介绍、交流，热情协助

令人感动。在宜宾数日，用
餐的饭店里，店主人知道
客人是为了排赵一曼的戏
远道而来后，常常会亲切
询问咸淡如何，要不要少

放些辣，会不会辣坏了嗓子。下
榻宾馆旁的一家饭店，老板娘除
了收费优惠，还特意赠送了 #个
风味菜给剧组人员品尝。故乡人
对革命女杰的深情，我们是真切
地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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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茫茫无际的天路上，一个蓄着灰白胡须的瘦小老
人，驾驶着一辆黑色摩托车，向着西藏高原的圣城拉萨
“突、突、突”地奔驶着。他从上海出发，要一路赏析川藏
和青藏两条公路沿线壮美的风情。整整 $%天之后，带
着一万二千多公里征程留存在脸庞上的风尘和镌刻在
心灵里的深深印记，他，心满意足地回来了。
他叫吴绥达，今年 &&岁。这是他第二次进藏。
“有一回”，他说道：“车里的汽油不多了。路旁的标

牌告示，'"公里外有加油站。放心了。可骑到那里一
看，是个在建加油站的工地。工地上树了一块牌子：向
前 !"公里有加油站。这下糟了！只得站在路边向往来
的汽车求助了。”
一辆川 (牌照的越野车停了下来。一个年轻人走

来：“需要帮助吗？”当得知原委，他从车
里拿来了装满汽油的备用油箱给摩托车
加油。摩托车车头处一行黄颜色的字———
“上海—西藏”，引起了他的注意，问道：
“你老人家高寿了？”答：“&&岁。”年轻人
马上连声说：“佩服！佩服！这么大岁数，
一个人从上海骑摩托车到西藏，不容易！
真不容易！”这时，车上下来一老者，说八
十有五了，随儿子去西藏游玩。他对绥达
说，他也是个“摩托迷”，一直开到 !)岁
才停下来。老者祝愿绥达一路顺利。

绥达被感动了：这素未谋面的一老一少，不仅给我
的车子以动力，还给我的精神增添了动能。
在波密县城往西 '"公里的地方，一条过水路在暴

雨的侵袭下顿成泽国，低洼的路段更是激流翻滚，颇有
些吓人的气势。绥达被阻隔
在了那里，不知这一耽搁会
耗去多少时日。一辆辆等待
多时的汽车耐不住了，驾驶
员“轰”着油门使劲地冲了过
去。绥达稳了稳神，也跟着急
驶而去。可摩托终非汽车，尤
其在这异常的环境里：动力
不足，两个车轮的稳定性差，
后座上那包鼓囊的行装增
添了阻力，无遮无挡的驾驶
员直面激流冲撞难以施展
手脚……车一到路中水流最
湍急的地方，瞬间被冲翻。他
本能地要站起来，但水流冲
倒了他，没有任何抓手，无助
的他向河流的深处滑去。他
感觉到了危险，急忙伸出手
臂求救。一个藏族小伙子闻

手杖旧闻
杨忠明

! ! ! !曾在上海虹桥古玩城参观过《垂直
艺术———手杖》展览，有幸看到沪上杖具
玩家陆杰瑞先生收藏许多形形色色，奇
奇怪怪来自世界各地的古旧手杖……手
杖，细细长长，寻常之物，随处可见，因为
普通，常常被人遗忘，蒙尘在旧屋的墙角
……但是手杖却与老上海艺术家有缘，
我们看到旧照片中有吴昌硕、张大千、齐
白石、谢稚柳、唐云、叶圣陶、陈巨来等书
画篆刻大家手持手杖的旧影。
浙江“西泠印社”收藏着一根吴昌硕

晚年用的手杖。手杖质
轻，装在锦盒里，据书法
家吴超先生说，这根手
杖是竹做的，包浆润厚，
此手杖韧性足，上面有
吴昌硕 !*岁那年亲自刻的 +"个行楷小
字：“坚多节，扶我蹩。辛酉春，缶。”记者
林明杰曾在西泠印社拜观此件手杖，他
说吴缶老在手杖上刻的字虽少，却见乱
世中一位伟大艺术家对自己操行
的可贵执著。

陈巨来先生回忆：“徐生告
余，当其（文革）斗争最烈时，白
（白蕉）所持手杖上贴了大字报，
不准取下，走路以示众，白不堪日被批
斗，病亟之时犹如此，致某日回愚园路家
中时，爬上楼头，即倒地而死了。”
某年朋友送陈巨来一根杭州万年藤

手杖，巨老刻“玉咸心赏”朱文印回赠，那
方白寿山印章边款刻着：“远承玉咸仁兄
以杭州万年藤手杖见贻，用服此印，藉志
纪念。巨来年七十四，戊午十月。”这是文
人之间手杖与印章的雅事了。

旧籍记：“!"#$年惊蛰前后，昌硕先

生在杭州闻超山梅花怒放，便欣然率家
人赴超山赏梅。丁辅之先生特为之赠送
紫檀手杖，昌硕老人把玩再三，喜甚，就
自镌铭言于杖上以志纪念。”

沪上书画篆刻家顾振乐老师讲，动
画片大家万籁鸣先生是他的好友也是顾
家常客。顾老回忆说：“从前，只要万籁鸣
用手杖在门口敲几下，我就知道他来
了。”哈哈，原来手杖还有作敲门接头信
号“暗号不变”的功效呢！

吾友何立平兄，狄平子后裔，他告
诉我，某年狄平子觅到
几根上品湘妃竹，请人
制成三尺长的扇骨，还
到苏州特制大扇面，狄
把巨扇带到好友吴湖

帆处，请吴画山水题字。当时叶恭绰也
在，巨扇展开，吴湖帆、叶恭绰都吓了一
跳，哇塞！大得要两张书桌才能够放下
扇子，真是罕见！吴湖帆问：“你为什么

要定做这样大的巨扇？”狄平子
笑答：“此扇乃拂扇大王之雄风，
还可以充当手杖，危急之中亦可
作为武器用抵抗一下……”当年
有朋友调侃说，呵呵！狄平子他

“明明是为了“贪图”吴湖帆的山水，要
画得尺寸大些，却编出这样的理由，真
是让人忍俊不禁。
小小一根手杖，给骨董收藏鉴赏者

带来包罗万象的杖具文化知识，既有艺
术审美的情趣，又有精湛制作的工艺展
现，每一根手杖都刻画着一个时代历史
的痕迹和信息，记录着老上海十里洋场
和最近几十年来上海文人心中那一段消
失在岁月尘埃里的难忘记忆……

家旁的本帮菜馆
何鑫渠

! ! ! !《舌尖上的中国 ,》的第二集《心
传》播放后，绝对想不到的是：原来属
于乡下的三林塘的一家本帮菜馆，竟
然比上海老饭店、德兴馆还难订位。我
几次前去探底，不到二十桌的店面总
是挤得满满的，连个
招呼新到客人的服务
员也没有。

我 ) 月 -" 日去
的那次，菜馆已预订
到了 &月 ,*日。有一天中午冒雨去闯
一下，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结果只得

天井中的一桌（还是
拜有位青岛来订位的
客人因故没来所赐）。
菜馆执行经理念我心
诚，又是三林邻居，让

我初尝其味，并承诺今后提供方便。
之后，我又邀友去了三次，每次都是

顾客满座。感觉此店作为上海本帮菜的
民间坚守者，确实是上海本帮菜的代表。
在此，我第一要夸其坚守———不赚

不实之钱。现在没有
新鲜冬笋了，它就不
做扣三丝；第二服其
手艺。作家兼美食家
陆文夫说“美味在小

店”，我言“佳肴出闲灶”。尽管小店太忙，
但八宝辣酱、响油鳝糊、本帮蒸三鲜等值
得一品；第三敬其亲民。现在它不烧本帮
菜中价格最贵（每只 ,**元）、最赚钱的
“虾子大乌参”，而以“浦东老八样”打底，
一桌三五百。因此，喜欢本帮菜的人，不
妨一试，不亦乐乎！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 文并图

土 豪

! ! ! !眼下所有热词中!最妙的莫过于"土豪#了$土豪

一词不仅贴肉%传神%蕴涵着深刻的幽默性!而且有

着广泛而持久的实用性!因此飞快星火燎原$ 由&土

豪金#领衔!&土豪食材#及服务于土豪的衣%住%行蜂

拥登上台面!精彩纷呈$

更妙且奥的是! 首倡土豪一词的居然是 &美国

人#'该美国佬身份极为

可疑!我相信!卸下美国

妆! 真嘴脸应该是土生

土长的中国人! 准确地

说!华人$ 否则!他怎么

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百宝箱里极娴熟% 极精准地单

拈出一个&土豪#来呢(且一镖中穴'不管是国字脸%

目字脸!还是瓜子脸%汤圆脸!一旦粘连上"土豪)面

膜!个个契合无间$

"土豪)的幽默性!还体现在它像歇后语般露一

半藏一半$此话怎讲(本来"土豪)在习惯上是不单独

使用的!它通常与另一词如连体姊妹般结伴而行*土

豪劣绅$ 揭示出掖藏着的另一半!委实大煞风景呐!

光鲜体面的土豪顷刻间被打回恶劣$ 我不知道很享

受土豪称号或艳羡土豪的朋友!情何以堪(脸色会不

会&绿肥红瘦)(

阿 福
宋跃辉

! ! ! !小乐发现阿福已经不
骑车上下班，坐公交车
了。
阿福家离公司没有多

少路，就 ,"分钟骑车时间
吧。阿福也常常以骑车为
荣，因为这等于天天锻炼
身体。阿福说，世界上最珍
贵的就是身体健康。

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是绝对不做有
伤身体的事。虽然阿福很
看重身体健康的，可是干
起活来却老是不要命，常
常超负荷，然而并没有多
得什么。虽然阿福也有想
法，但还是没有改弦易张，
这就让小乐很是感慨。
阿福的兴趣似乎都在

工作上。这对也喜欢工作
的小乐来说，还是有点意
外的。小乐换过多个部门，
可是还没有见过像阿福这
样痴迷工作的。不过阿福
也真有能耐，居然把一个
索然无味的专业，搞得有
滋有味的。
有一次，阿福对小乐

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枯燥
无味，可是如果用心，就会
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风景的，蓝天白云、青山绿
水都有。

在阿福不断调教下，
小乐有了很大的长进。枯

燥的专业在他的眼睛里
也开始灵动起来，工作越
干越出色，就这样他声名
鹊起了。

一天小乐去银行刷
卡，发现这个月多了 ,万
绩效奖，但是他并没有特
别高兴，他知道阿福是不
会有这个福气的，因为几
乎没人知道这其中有阿福
很大的功劳。他不禁马上
想到了阿福的花白头发，
和一张疲惫的脸。于是心
里就有些痛。
第二天上班一看见阿

福，他就不自在，很想分一

半绩效奖给他，可是这样
做，阿福不仅不接受，很有
可能还会伤了阿福的心。
但是不给他，小乐心里又
忐忑不安，说到底，这钱确
实不能自己一个人拿。好
几天，他心里都装着这件
事，甚至睡不好觉。
不过他也一直担心这

件事被阿福知道，因为阿
福人脉广，指不定已经有
人告诉了他。小乐知道，自
己在阿福的心里是很澄净
的，一旦他知道我原来也
是类似的人，自己的形象
就会支离破碎。
小乐偷偷地观察了几

天，看不出阿福有什么不
对劲的地方。可是好像他
又是知道的，只是没有点
穿，很沉得住气，或者无
奈，只好像从前一样毫无
保留地指导他。可是，他完
全可以不这样做啊，他们
又没有签订过师徒协议！
小乐觉得自己很亏心，但
是怎么办呢？
小乐很想问问阿福为

什么不骑车了？骑车对降
低血糖有好处啊。想了半
天，小乐明白了：阿福老
了，再有几个月就退休了，
骑不了车也不算是很意外
吧。但是，如果他能够继续
骑车该多好啊。自己的父
亲也是糖尿病，已经 &"

多，可是还整天骑着车到
处晃悠呢。
想到这些，小乐突然

就有想流泪的感觉，不敢
再直面阿福。

金震宇
死缓即将获减刑

（影片）
昨日谜面：企慕温庭

筠（三字睡姿口语）
谜底：仰八叉
（注：唐·温庭筠才思

敏捷八叉手即成诗文，称
“温八叉”）

讯飞奔而来，一把把他拽
住，拖了上来……

绥达没有因此停下旅
程。他联系上海摩托车供
应商快递过来配件，修复
了损坏的摩托。“突、突、突
”，他又前行了。“只要不倒
下，就一直在路上。”他这样
说着自己的信念。
绥达是个执著而又细

腻的人。他独驾摩托进藏，

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
预谋”。他第一次去西藏是
,"-"年，飞机去，火车回，
去了拉萨附近的几个景
点。这虽使他开了眼界，但
更多的是留下遗憾———飞
机上看到的景致再美，火
车上看到的风光再艳，都
稍纵即逝，遥不可及。“这
样进藏不行，是对圣地的
不敬！”他这样自责着自
己。酷爱骑摩托的他，于是
萌生了“骑摩托车进藏，去
亲近那片土地，去接受心
灵洗礼”的想法。决心一
下，驷马难追，他积极地备
起战来。这些年，他一个人

骑摩托走遍了长三角的山
山水水，短则三五天，长则
一两周，以磨砺自己的意
志和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
能力，为早日将决心付诸
实施打基础。只是他“独行
侠”般地行事，不为我们所
知。我去和他相见
时，准备了一个问
他的问题：“一路
上，你感到孤独
吗？”可看了他做的
视频，听了他的讲解后，我
不仅不想问这个问题了，
还为自己曾经想问他这个
肤浅的问题而感到“不好
意思”———我和他的心隔

着距离。
他是骑着他那辆“忠

实”的黑色摩托车来和我
们相会的。历经风尘，车头
处那行黄色的“上海—西
藏”$个字，依然醒目。实
现了多年的夙愿，接受了

天路无限风光的洗
礼，他显得更加从
容、淡定和厚实了。
我想猜猜他下一个
梦想是什么，但不

容易猜到，不过可以肯定，
这个勇于挑战自我的人，
是不会停止梦想的，尽管
已六十有六了，可他的心
依然年轻。


